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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木匠，打嫁妆。打的嫁妆不一样！龙似龙，凤似
凤。生个儿女状元郎！”

万州鹿鸣垭流传着这样的儿歌，黄木匠有个诨名叫弯
儿麻，鹿鸣垭家家户户都留有他的手艺。他手工做的盆盆
钵钵很有味道，特别是嫁女娘家打的嫁妆。大到衣柜、梳妆
台、扁缸，小到洗脸盆、洗脚盆等，各具形态，精致极了。一
套嫁妆制作完成需一两个月时间。所以哪家嫁女，要提前
给弯儿麻打招呼，他好提前作准备。

为什么他特别受鹿鸣垭人欢迎？不光是他手艺好，而
且态度好，老人小孩都喜欢，所以鹿鸣垭凡是要嫁女的都请
他打嫁妆。此外，更关键的是他在打嫁妆的同时，可以判定
女儿出嫁后是否幸福。哪个当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幸
福？光凭这一点，鹿鸣垭就把弯儿麻吹得神乎其神。

凡是嫁女打嫁妆，家家都很慎重。首先要找德高望重
的尊者确定吉日，其实不找尊者，弯儿麻也会这一套。不过
木匠最讲究的就是请祖师爷，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弯儿
麻虽不如鲁班那样厉害，但每到一家他都要敬祖师爷。因
为祖师爷留给他的三样东西：墨斗、斧头、锯子，是他手艺法
宝。无论何时他都把这三样东西视如生命，不让任何人碰。

有了这诱人的手艺，鹿鸣垭的人都想把儿子送到弯儿
麻那里学木匠。不过弯儿麻收徒弟很谨慎，收徒弟的标准
要有三得：累得、饿得、等得。这样一来，很少有熬得过来的
徒弟，他们都是冲着弯儿麻那判定吉凶、预测女儿未来去
的。可弯儿麻偏偏就守着这点底线不教，所以很多徒弟就
半途而废了。

其实弯儿麻那点判定吉凶、预测未来的绝技也不是什
么秘密，后来有徒弟在书摊找到了一本鲁班书，书上有
判断吉凶、预测未来的说法。可是，待徒弟学会了，鹿
鸣垭嫁女却不时兴打嫁妆了。新式嫁妆是几大块，
几个螺丝、几颗钉子钉拢就了事。

不做老式嫁妆，弯儿麻失业了，失业的
他有种失落感。不过他用自己所有的技
艺，给自己做了一套最古董的嫁妆：
八仙桌，每个角都雕上两个神仙，
八仙过海活灵活现出现在桌
子上；戏凤床，床的两头雕
上龙凤吉祥、凤凰戏
水等图案；浴足
盆，一位玉女

弓着脚洗纤纤玉足；洗面盆，一张红扑扑的脸蛋被一张鸳鸯
脸帕盖着。每一种器具，他都赋予一个图案，一个故事，一
段佳话。然后他亲自上山去割生漆，把这些嫁妆漆得油光
闪亮，个个龙飞凤舞，栩栩如生。看着自己的杰作，他每天
都笑着，生活一样有阳光。

一晃过了二三十年，弯儿麻老了，鹿鸣垭也变了样，原先
的土房子不见了，鹿鸣垭也有了城市的气息。一天，失散多
年的徒弟不知从哪带回一个商人，敲响了弯儿麻的房
门，一眼被他保存的那些老式嫁妆惊呆了。商人如获
至宝，要出大价钱收买这些嫁妆。

可弯儿麻死个舅子都不卖，他说我老
了，这些嫁妆也老了，可是鹿鸣垭还年
轻，待他们长大了，我的嫁妆能
给他们一点启示：人不能
忘了我们过去的辉
煌。

（作者系何
其芳研究会
副会长）

说起“冒儿头”饭，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
人曾见过或听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恐

怕就不知是啥了。
文史资料记载，旧时，巴蜀各地经营饭店时，都将碗

中干饭盛得堆尖冒热，其尖状实为圆形似草帽顶状，家家
饭店如此，故民间便俗称为“冒儿头”饭。

儿时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随外婆生活，居住在梁平虎城区楚
家公社（现为虎城镇）李家坝乡下。每当农闲，遇虎城街上逢场天，

我便跟着外婆去赶场。中午时分，饥肠辘辘，外婆带我去合作食堂吃
饭。走进店里，外婆便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来，布包打开

几层后，便露出一些角票，外婆挑出两三角钱买了米饭牌和菜牌。我拿
着牌子跟外婆去厨房取饭菜，就在这时，我有幸目睹了厨房师傅舀“冒儿

头”饭的全过程：师傅先用一只碗在甑子里舀上满满一碗米饭，然后扣到另
一只稍大的碗中，米饭便在碗中冒出高高的一截儿来，这便是“冒儿头”饭
了。我依稀记得，当时的一碗“冒儿头”饭，花了外婆四五分钱。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步入花甲之龄。然而近几年来，那个在我记忆
中消失了几十年的“冒儿头”饭却在我家餐桌上出现了。啥情况呢？

原因是我早些年吃饭时，中午和晚上每顿至少要吃两碗，近几年年
龄增大，每顿只能吃一碗饭了。这一改变被我老婆看在眼里，她

担心我没吃饱影响身体，于是每次吃饭，她就事先给我舀上满
满一碗，然后再在碗里添上一饭瓢，便成了冒尖尖的一碗
饭，这跟我儿时吃过的“冒儿头”饭就没啥区别了。为此我
很郁闷，给老婆多番解释，可她总怕我不够，依然舀上
“冒儿头”饭。实在没法，我也只能笑纳好意。为帮助

消化，每次饭后，我非得去公园走几圈。嘿，几年下
来，身体竟硬朗了不少。

去年秋天，女儿和女婿带着小外孙从攀枝花回来
探望我们。女儿以前很少下厨房，这次回来后，主动
下厨做了几顿饭，味道还不错，我们都感叹：还是攀
枝花锻炼人。女儿第一天做饭，她妈就叮嘱，要给
我多舀点饭。女儿听后，每顿舀冒尖尖的一碗饭给
我，尽管每天吃得肚皮胀鼓鼓，但心里却是乐滋滋
的。

入冬后，女儿隔天就打电话来催我们去攀
枝花过冬。由于催得紧，我和老伴便急匆匆乘
火车来到攀枝花。第二天中午，女儿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刚坐上饭桌，小外孙
不知何时已站到了我旁边，手上正端着一碗
热气腾腾、冒尖尖的米饭，说是给我端来的，
还说是他站在板凳上专门给我舀的。看着
这碗“冒儿头”饭，我不知说啥好，只觉得
瞬间眼睛有点模糊，心里很烫很烫的

……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到了冬天，郑老汉屋后的竹林就热闹起来。
竹林不大。但冬日里，村庄内外的树木都落尽了叶子，唯有

那片竹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着实惹人喜爱。
喜爱那片竹林的还有鸟儿，竹林成了它们栖息的家园。每天

傍晚，留守在村庄的喜鹊、麻雀、斑鸠、乌鸦，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鸟
儿，从四面八方觅食归来，陆陆续续飞向竹林，足有几百只。天黑之
前，它们大多栖于郑老汉房前屋后的光树枝上，密密麻麻，或叽叽喳
喳乱叫，像是争着说什么开心事；或枝上枝下盘旋一番，兴奋地追逐打
闹。这样的喧闹，要到黑夜降临才能消停。

郑老汉很喜欢这样的喧闹。孩子们都长大了，像鸟儿一样飞出村
庄，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整天冷冷清清。而每天鸟儿们的喧闹，让他心
中的孤寂一下子烟消云散。在鸟儿的喧闹声中，他端起酒杯喝着小酒、
哼着小曲，或坐在院中抽着香烟，眯着眼望向那些淘气的鸟儿，脸上浮起
笑意。这是他一天中的惬意时光。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这些鸟儿。
一天，左邻找上门来，皱着眉头跟郑老汉说，你得把竹子砍了。郑老

汉不解。左邻说，你的竹林把鸟儿引来，飞进我家菜园把青菜都吃光了。
郑老汉好言相劝，青菜没了，你就到我家菜园去砍。如果把竹子砍了，鸟儿
就没家了。左邻见郑老汉说得实诚，也不好再说什么，悻悻走了。

又一天，右邻来了，一脸不悦地跟郑老汉说，你得把竹子砍了。鸟儿太
吵，吵得我头痛。郑老汉赶紧替鸟儿道歉，鸟儿就像孩子不懂事，你多担
待。不高兴了，你就骂几句消消气。砍竹子，等于拆了它们的家！右邻拗不过
他，咕嘟着嘴，也走了。

郑老汉以为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很快又遇到了揪心事。一晚，郑老汉正躺
在床上，忽然听到竹林里传来“砰砰”两声，接着一阵鸟儿的骚动乱叫。郑老汉觉得
不对劲，赶紧穿衣起床，跑到屋后一看，幽暗的竹林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抱着一支气枪正
朝竹枝上瞄着。另一个一手拿电筒，另一只手提着两只斑鸠，斑鸠腹部羽毛蓬松，还染着殷
红血迹。

郑老汉心头一紧，大喝一声，那两个偷猎者吓了一跳。他们转过身，却没有离开的意
思，只是解释说家里要来客人，想用野味招待一下，再打两只就够了。郑老汉听得火直往
上冒，集上买不到肉吗？非要吃鸟肉？偷猎者见郑老汉态度强硬，索性耍起无赖，鸟
是你家的吗？你管不着。郑老汉也
毫不客气，不是我家的也要管，赶紧
走，不然报警。

郑老汉还真报了警，偷猎者受到
了应有的惩罚。这下子，郑老汉出了
名，不久还被评为县里的护鸟典型。

县报一位记者跑来采访，一
个劲夸他觉悟高。郑老汉憨厚一
笑，我不懂啥子大道理，只是觉
得鸟儿像朋友，是朋友，当然就
得保护它们。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
财政局）

晨曦的玫瑰，幻想的百合
映山红开放的风，缠住

清脆的鸟鸣，云朵，和丝棉

顺着翅膀在天空的划痕，我的视野
不着边际的蓝……你忘却了

摩托车火热的呼吸烫伤的脚踝

那些年，土墙村袒露青春的胸襟
我们一有机会，就向着草木疯长的方向

把爱情，搬上老岩头的悬崖

明亮的马

明亮的马，拖着一道
哒哒作响的阴影

这阴影，有头有尾，这阴影
扬起四蹄

跟着明亮的马飞奔，远远不止
日行千里！这阴影的腹部
是个大口袋，装着新作坊

一整座院子

它装着四季装着五谷
装着红白喜事，装着丰收锣鼓
装着果香和蛙鸣……他跑起来

不沉重，停下来，更轻松

这阴影被明亮的马蓦然回首
看见，马止住自己

将地面的秋天踩得更稳
而阴影稍稍有些变形

但他急促的呼吸，像驭马人
鼓起马明亮的前胸

昂首嘶鸣。整个土墙村像马
闪闪发光的臀部，高高耸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滴泪水，从湖面升起
穿过了松间的云岚

踌躇一夜，
一个料峭的寒夜

停驻了一朵最羞涩的花

阳光不忍出来
灰色的云层，林间的雾气
潮湿的晓风，都格外温柔

山里的一切，
都在小心地呵护

如此脆弱，又如此晶莹，
在这个春天的清晨

她凝聚着无垠的回忆
那里有山河湖海，溪流清涧

大地风华正茂

看见了吗？
一滴泪水，划过了春天的花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黄木匠，打嫁妆 □向伦友

我家的“冒儿头”饭
□朱国文

郑老汉护鸟
□洪德斌

能懂的诗

悬崖上的春天
（外一首）
□胡中华

一滴泪水，
划过春天的花儿

□周鹊虹


